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蘆
雪
庵
賞
雪
吟
詩
一
節
，
眾
姐
妹
都
在
等
李
紈
出
題
限
韻
，
獨
不
見
了
湘
雲

和
寶
玉
。
原
來
他
倆
躲
在
一
邊
商
量
着
烤
鹿
肉
吃
。
黛
玉
說
：
﹁罷
了
！
罷
了
！

今
日
蘆
雪
庵
遭
劫
，
生
生
被
雲
丫
頭
作
踐
了
。
我
為
蘆
雪
庵
一
哭
！
﹂
湘
雲
笑
道

：
﹁你
知
道
什
麼
！
﹃是
真
名
士
自
風
流
﹄
，
你
們
都
是
假
清
高
，
最
可
厭
。
我

們
這
會
子
腥
膻
大
吃
大
嚼
，
回
來
卻
是
錦
心
繡
口
。
﹂
（
第
四
十
九
回
）
果
然
，

在
隨
後
的
爭
聯
即
景
詩
中
，
湘
雲
與
黛
玉
、
寶
琴
三
人
爭
先
恐
後
，
佳
句
迭
出
，

場
面
煞
是
好
看
。
過
後
清
點
戰
果
，
獨
湘
雲
的
聯
句
最
多
，
眾
人
笑
道
：
﹁這
都

是
那
塊
鹿
肉
的
功
勞
。
﹂
（
第
五
十
回
）
當
然
，
這
是
戲
談
。
寶
玉
也
是
吃
了
鹿

肉
的
，
卻
被
李
紈
評
為
﹁又
落
了
第
了
﹂
，
可
見
湘
雲
靠
的
是
她
本
就
有
的
詩

才
。

書
中
這
方
面
的
描
寫
還
有
很
多
，
給
人
的
印
象
很
深
刻
。
不
過
，
或
許
人
們

印
象
更
深
的
還
是
她
那
﹁繡
口
﹂
背
後
的
﹁錦
心
﹂
—
—
清
澈
明
朗
的
性
格
。
眾

人
正
在
吃
酒
行
令
，
忽
然
不
見
了
湘
雲
，
原
來
她
吃
醉
了
，
橫
臥
在
山
子
石
後
面

的
一
個
石
板
櫈
上
，
香
夢
沉
酣
，
芍
藥
花
飛
落
一
身
，
紅
香
散
亂
，
招
風
惹
蝶
，

手
中
的
扇
子
掉
在
地
下
，
也
半
被
落
花
埋
了
。
（
第
六
十
二
回
）
這
幅
美
妙
圖
景

，
將
湘
雲
詩
情
畫
意
般
的
自
由
與
可
愛
，
展
現
得
淋
漓
盡
致

，
令
人
傾
倒
。
平
日
裡
，
湘
雲
還
好
為
男
妝
，
說
起
話
來
高

聲
大
氣
，
吃
起
酒
來
捋
袖
揮
拳
，
談
起
詩
來
滔
滔
不
絕
，
沒

有
扭
捏
作
態
，
沒
有
故
作
矜
持
，
沒
有
拐
彎
抹
角
，
沒
有
九

曲
迴
腸
，
實
在
是
堪
稱
女
中
豪
傑
、
巾
幗
紅
顏
。
然
而
，
也

正
是
因
為
她
率
性
純
真
，
所
以
遇
到
不
開
心
的
人
和
不
開
心

的
事
，
她
會
口
無
遮
攔
，
直
抒
胸
臆
。
寶
釵
的
生
日
宴
上
，

鳳
姐
兒
說
那
小
旦
﹁扮
上
活
像
一
個
人
﹂
，
別
人
明
明
知
道

卻
不
說
，
唯
有
湘
雲
接
口
便
道
：
﹁倒
像
林
妹
妹
的
模
樣
兒

。
﹂
寶
玉
聽
了
，
忙
丟
個
顏
色
給
湘
雲
，
意
思
是
不
讓
她
說

下
去
。
當
天
晚
上
，
湘
雲
便
收
拾
衣
包
要
回
去
，
說
不
在
這

裡
看
人
家
臉
色
。
寶
玉
賭
咒
發
誓
地
解

釋
說
是
怕
她
惹
惱
了
黛
玉
，
湘
雲
氣
不

過
說
：
﹁這
些
沒
要
緊
的
惡
誓
、
散
話

、
歪
話
，
說
給
那
些
小
性
兒
、
行
動
愛

惱
的
人
、
會
轄
制
你
的
人
聽
去
！
別
叫

我
啐
你
。
﹂
（
第
二
十
二
回
）

通
部
書
中
，
背
地
裡
編
排
黛
玉
、

拐
着
彎
兒
詆
毀
黛
玉
的
人
不
在
少
數
，

唯
有
湘
雲
敢
當
着
寶
玉
的
面
直
說
，
而
且
說
得
最
狠
、
最
直

接
、
最
不
留
情
面
，
這
就
是
湘
雲
—
—
想
什
麼
就
說
什
麼
的

湘
雲
。
而
且
，
更
有
甚
者
，
因
為
天
真
爛
漫
，
所
以
遇
到
善

用
心
機
之
人
，
湘
雲
又
極
易
上
當
。
襲
人
常
將
鞋
襪
、
香
囊

、
扇
套
兒
一
類
的
活
兒
派
給
湘
雲
來
做
，
湘
雲
知
道
是
給
寶

玉
做
，
所
以
並
不
推
辭
，
可
襲
人
向
寶
玉
交
活
兒
時
卻
不
加

說
明
。
寶
玉
看
活
兒
做
得
巧
，
便
拿
出
去
給
人
看
，
有
一
次

黛
玉
惱
了
，
將
扇
套
鉸
了
兩
段
。
湘
雲
聽
說
了
，
便
將
怨
氣

撒
在
黛
玉
身
上
，
說
：
﹁他
既
會
剪
，
就
叫
他
做
。
﹂
襲
人

不
但
沒
有
自
責
，
反
而
火
上
澆
油
，
說
：
﹁他
可
不
作
呢
。

饒
這
麼
着
，
老
太
太
還
怕
他
勞
碌
呢
。
﹂
（
第
三
十
二
回
）

湘
雲
不
察
襲
人
的
言
辭
挑
撥
，
對
黛
玉
更
加
惱
怒
。
可
恰
恰

還
是
湘
雲
，
當
她
看
清
了
寶
釵
等
人
明
哲
保
身
、
缺
乏
真
情
實
意
的
虛
偽
面
目
時

，
當
她
經
歷
了
無
法
掌
握
自
身
命
運
的
苦
楚
後
，
當
她
從
黛
玉
的
身
上
品
味
出
身

同
感
受
的
茫
然
無
措
後
，
她
的
率
性
純
真
的
人
格
底
色
上
開
始
有
了
越
來
越
多
的

深
沉
和
深
刻
，
她
的
心
靈
逐
漸
向
黛
玉
傾
斜
。

第
七
十
六
回
，
中
秋
佳
節
，
酒
闌
人
散
、
萬
籟
無
聲
的
月
圓
之
夜
，
湘
雲
和

黛
玉
一
起
來
到
凹
晶
館
旁
，
面
對
天
上
皓
月
清
暉
、
池
中
皺
碧
疊
紋
，
盡
情
吟
誦

：
﹁寒
糖
渡
鶴
影
，
冷
月
葬
花
魂
…
…
﹂
從
兩
人
靈
魂
深
處
跳
躍
而
出
的
一
句
句

飽
含
淒
涼
、
深
重
、
幽
渺
、
高
潔
的
詩
句
，
不
僅
拉
近
了
兩
顆
孤
獨
、
憂
傷
的
心

靈
，
也
將
《
紅
樓
夢
》
中
最
為
本
色
、
最
不
着
鉛
華
的
兩
顆
少
女
之
心
呈
現
在
讀

者
面
前
。
《
紅
樓
夢
》
中
，
寶
釵
、
黛
玉
、
湘
雲
三
人
鼎
足
，
寶
釵
城
府
甚
深
如

古
井
無
波
，
黛
玉
小
性
突
出
如
山
澗
激
流
，
各
有
各
的
沉
重
與
偏
狹
，
唯
有
湘
雲

，
天
真
開
朗
如
清
澈
淺
灘
，
一
眼
便
可
看
出
究
竟
，
令
人
坦
然
相
對
，
欣
然
相
迎

，
不
存
惴
惴
之
心
。
赤
誠
待
人
、
心
口
如
一
，
是
人
生
的
至
高
境
界
。
從
這
個
意

義
上
講
，
湘
雲
當
得
起
﹁錦
心
繡
口
﹂
這
四
個
字
。

京劇舞台上最生
動的人是演員，尤其
是舞台中間的主演。
這早已沒有疑義。但
我幼年一次看荀慧生
的戲，意外遇到了久

已不見的檢場。他不是劇中人，就穿着灰
色的大褂，上台無非是做些最瑣碎的活兒
，如果角兒在台上時間久了，就帶給他一
把小茶壺，讓他當面喝一口，然後由自己
再捎回後台。那天荀慧生演出《元宵謎》
，其中彷彿有要磕頭叩拜的場面。這時，
檢場人又上台來了，手裡提着一個棉墊子
，他不吭聲，離荀先生還老遠，就把棉墊
子往荀面前一扔！墊子好沉，砸在台面上
幾乎有聲。荀慧生已經很胖了，但戲中扮
演一個妙齡女郎。其動作大大咧咧卻非常
傳神，觀眾也認可檢場的這一大大咧咧，
之中或許與荀的傳神有些相通。觀眾中有
不少人笑了，荀也偷笑，於是觀眾中笑的
人就更多，荀一捂嘴，那笑在戲內與戲外
之間。觀眾覺得這是給 「好兒」的機會，
於是爆發出一片掌聲。荀滿意地朝檢場一
呶嘴，檢場會意，下。觀眾也會意，均微
笑。

這是無意中看到的一個小場面，讓我
玩味並記憶了半個世紀。荀那種表演風格
，是容許 「這樣的檢場」的；如果是程硯
秋正在悲悲切切地演唱，你檢場沒頭沒腦
地扔過來一個墊子，把戲的氣氛全都毀了
。要真這樣，檢場回到後台，管事的立刻
就會叫他走人啦。

檢場（制度）是一個漫長的發展過程
。他們在台上出現，但又不是劇中人，臉
上充滿冷漠，劇情與其無關，他們只與舞
台裝置有關，譬如適對桌子椅子加加減減

。但戲班需要他們，從不找外人幹這活兒，外人不知道戲
的節骨眼，弄不好會給演出添亂。重要的是久而久之，讓
角兒與觀眾都覺得你不討厭，還逐漸適應了對你視而不見
，你也得適應他們對自己的視而不見，這或許就是自己最
大的稱職。

檢場掙錢絕對不多，但他們絕對要看得起自己，一切
不卑不亢。雖不是戲班的頂樑柱，但沒自己就組不成戲班
。他們對戲熟，得知道自己應該在哪兒上，上了應該幹什
麼活兒。有時甲戲班與乙戲班的某些小地方還不一樣。為
什麼？兩邊的角兒不一樣。檢場直接是伺候角兒的，因此
都得是人精！但是，他們說話不多，也不摻和戲班的其他
事，剩餘精力很多。

他們眼光就盯住台上，時常還關注別人不留意的地方
——譬如《連營寨》中，劉備為了給二弟關羽報仇，出兵
討伐東吳，不料中計，被人家火燒連營八百里，弄得丟盔
卸甲，四散奔逃。小說盡可以撒開了描寫，但戲台上就不
太好辦。你劉備被火燒的狼狽如何表現？唱詞中可以籠統
地寫到，但火具體到舞台的哪個部位，以及燒到什麼程度
，那就沒辦法了。今天演出中往往是劉備一個人邊唱邊在
奔走，但他忽然沒來由地翻了一個吊毛！觀眾原想給這吊
毛喊好，但又覺得沒來由，你劇本你唱詞都沒交代一下，
就讓角兒無緣無故 「賣」起來了！

當年的檢場也發現了這個毛病，他利用可能找到的材
料，製作了一種用乾草製作而成的彩火，由他自己拿着用
火點着，隨手一拋，在空中形成一個拋物線，形成為火球
或火蛇、火龍，最後在落地前覆滅。角兒再三看過，一是
覺得好，給劉備的撲跌一個合理性，二是好看、好玩又萬
無一失。於是多方實驗後終於上台，角兒又多了一齣自己
的戲。這創造發明得到角兒的支持，於是在甲戲班從此又
多了一齣戲。角兒高興了，可以多賞賜檢場。至於檢場後
來又有什麼創造發明，那就不得而知。至於檢場在舞台演
出中還能幹什麼。我也不得而知。只記得《中國戲曲大百
科全書》中設立了 「撒彩火」的條目，記錄了兩位著名檢
場的姓名及他們舞台創造的照片。難忘的檢場也都是戲曲
舞台上的俱往矣。如今戲曲正信心百倍地朝前看。在戲曲
的身邊，電影也正由 2D 向 3D 飛奔。這一加速是由美國
發動的，歐洲業已大大落後了，財力及認識力也都大大落
後了。面對這種形勢，我們應不應該急起直追？或許，我
們在落實京崑的申遺工作中，也順帶抓一抓類似檢場這樣
的工作。從技術講不難，難的是參與此項工作的人心，能
夠長久安定其中。

我總是癡想着《連營寨》最初獲得成功的日子。似乎
不能僅僅歸功於譚老闆那輩人的創造，在譚老闆的身邊與
身後，還站着不知名的檢場人物呢！他們是非常可貴的，
他們沒拿了幾個錢，甚至姓名也沒在《戲曲大百科全書》
上寫清楚，但他們硬是憑着聰明才智，解決了長期演出中
的這個難題。甚至從最低層面上講，京劇二百年歷史上，
也從沒因點燃彩火而引發火災。然而它硬是讓京劇的感染
力大大躍升。作為欣賞者的老百姓，也硬是看到了一齣新
的京劇。這多讓今人回味並神思不已！

剛剛仙逝的著名畫
家吳冠中，有一個保持
多年的 「毀畫」習慣。
他的畫如果自己稍微感
到不滿意，哪怕已經完
全畫好，裱好，也毫不

猶豫地親手毀掉，因為他有一個堅定信條：
「不滿意的畫絕不能讓它流傳出去，否則會

害人。」
他的畫價極高，隨便哪一幅都能售價幾

百萬。即使冒名頂替的贗品，也動輒以百萬
成交，前不久，一幅署名 「吳冠中」的油畫
《池塘》，被吳老自己鑒定為贗品，仍以兩
百三十萬元拍出。所以，行家們說，他每毀
一幅畫，就等於 「燒毀一座豪華房子」。可
是，他卻始終不肯改變這個習慣，是畫到老
， 「毀」到老。

正因為如此，市場上吳老的畫不多，卻
每一幅都是可以傳世的精品，一掛出來，就
被收藏者爭相搶購。為藝術嘔心瀝血，對藝
術精益求精，要求作品完美無瑕，不肯稍有
遷就，對任何瑕疵都視若敵仇，誓不兩立，
可以說是古今中外一切大藝術家的共同特
點。

「揚州八怪」之一的鄭板橋，雖然有名
言 「難得糊塗」流傳於世，但對自己的作品
卻十分嚴謹。他一生著述豐富，詩、書、畫
三絕，但他對自己的很多作品都不大滿意，
經過一番嚴格的篩選後，才挑出少量的詩作
付梓，其他都銷毀了。由於他的詩作流散在
外較多，在編定自己的《詩鈔》時，他在
《後刻詩序》中說： 「板橋詩刻止於此矣，
死後如有託名翻板，將平日無聊應酬之作，
改竄闌入，吾必為厲鬼以擊其腦！」

唐代著名詩人杜牧，是一位多產而質優
的詩人，有一千多首，當時就廣為流傳，但
他對自己卻非常苛求。為了不給後人留下一

首不理想的詩，當晚年重病在身時，他把不滿意的詩稿都燒
掉了，最後只剩下二百多首，都是精品中的精品。於是就有
了流傳至今、琅琅上口的 「清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欲斷
魂」，有了綺麗曼妙的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台煙雨中
」。

相反， 「超級高產詩人」乾隆皇帝，就是因為寫詩只講
數量，疏於質量，多數是繁衍成篇，應景湊數，而且，不管
寫成什麼樣子都當成寶貝收藏收錄，不忍割捨。結果是雖然
一生寫詩四萬五千首，創下世界詩歌之最，比《全唐詩》還
多，最後竟然連一首也沒流傳開來。想想也真叫人感到悲哀
，還是俗話說得好：寧食仙桃一口，不吃爛杏半筐。

藝術創作就是這樣，繆斯女神從來都最青睞那些對她忠
心耿耿、滿腔赤誠、一絲不苟的信徒，誰投入越多，付出心
血越大，質量要求越高，越精雕細刻，就越能出精品佳作。
反之，滿足於差不多就行了，粗製濫造，馬馬虎虎，蘿蔔快
了不洗泥，整出來的東西可能也不少，最多不過是普通工匠
水平，問世既速，湮滅更快。

曹雪芹寫《紅樓夢》，用了十年時間， 「披閱十載，增
刪五次」， 「字字看來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尋常」，所以成
了傳世極品，名揚中外；而當今一些高產作家，日成萬言，
一年就能寫三五部長篇小說，可惜，最後結局大都進了造紙
廠的化漿池。所謂 「一不留神就是一部《紅樓夢》」的狂言
，只能是癡人說夢。

「毀畫」習慣成就了畫壇巨擘吳冠中，敝帚自珍使乾隆
的詩作形同廢紙，這就是藝術法庭的裁決結果。

最近得知二○○九年興起的
網絡詞語：人參，覺得很有意思
。 「人參」音近 「人生」，意同
「人生」，與 「杯具（悲劇）洗

具（喜劇）」等經常被人連用。
當你徹夜上網或遭遇挫折時，內

心的空虛感便形成了這個詞語 「人參流失」，相同意
思的還有 「浪費人參」、 「人參的杯具」等等。因人
參可食用，所以比 「人生」多出一層意思，有 「吃」
與 「被吃」這類意思。

其實，人參是一種多年生草本植物，喜陰涼、濕
潤的氣候，多生長於晝夜溫差小的海拔五百至一千一
百米山地緩坡或斜坡地的針闊混交林或雜木林中。由
於根部肥大，形若紡錘，常有分叉，全貌頗似人的頭

、手、足和四肢，故而稱為人參。古代人參的雅稱為
黃精、地精、神草，有 「百草之王」之美譽，是聞名
遐邇的 「東北三寶」（人參、貂皮、鹿茸）之一，是
馳名中外、老幼皆知的名貴藥材。據說在從前要用紅
繩繫住幼小的人參以防下次來挖時找不到，因此有
《人參娃娃》等民間傳說流傳。

在中國醫藥史上，使用人參的歷史十分久遠。早
在戰國時代，良醫扁鵲對人參藥性和療效已有了解；
秦漢時代的《神農本草經》將其列為藥中上品。明代
著名中醫學者龔居中在《四百味歌擴》中列為第一條
： 「人參味甘，大補元氣，止渴生津，調營養衛」，
成為無數中醫入門的第一句背誦歌訣。中國食用人參
的歷史悠久，對它的神奇功效也是推崇備至，據史書
記載：人參對人體有 「補五臟、安精神、定魂魄、止

驚悸、明目開心益智」功效。它的食用方法很有講究
，通常切成薄片，或燉服（將人參切成薄片，放入瓷
碗內，加滿水，封密碗口，放置於鍋內蒸燉四至五小
時即可服用）、或嚼食（以二至三片人參含於口中細
嚼，生津提神，甘涼可口，是最簡單服用方法）、或
沖茶（將人參薄片放在碗內或杯中，用開水沖泡，悶
蓋五分鐘後即可服用）。也可將整根人參（或切成薄
片）裝入瓶內用五十至六十度的白酒浸泡，每日酌情
服用，或將人參磨成細粉，每天吞服，用量視個人體
質而定，一般每次一至一點五克。作為食療的佳品，
如果將人參和瘦肉、小雞、魚等一起烹燉，可消除苦
味，滋補強身。

炎炎夏日，不妨每日食用幾片人參，既可清火，
又可滋補，真是現代人生的一種享受。

上海舉辦世博會，父親從去年
就開始念叨。今年暑假我回家之前
，他早就買好了票，又多方打聽，
希望為參觀世博做好充分準備。天
氣一天天地熱了，世博的人流也越
來越宏偉。可是父親覺得這是百年

盛事，一定要 「咸與」隨喜的。所以，即使母親在一邊
打退堂鼓，他也下定決心要和我一起去上海參觀，而且
聲稱是為了陪我。我卻一直覺得去世博是為了陪他，到
底誰陪誰，終於說不清楚。

世博遊一天，我們一共參觀了十個獨立的外國館
（非洲各國聯合館算一個），還有中國各省聯合館，也
算把浦東的ABC區都走到了。我們奉行哪裡人少去那裡
的原則，所以雖然冒雨遊覽，總體經歷還不算太疲勞、
鬱悶。

我們首先進的是兩層樓的法國館。進館後，迎面是
一個方方的小庭院，地面上噴泉四射，和天空飄飛的雨
絲相映成趣。正對着入口的牆上懸掛着修剪好的長條灌
木，彷彿是綠葉婆娑的立體L和I字母，從二樓窗口蜿蜒
而下。坐滾動電梯到二樓進入展廳，長廊兩邊的牆上播
放着展示法國城市裡一年四季風景的電影：波光瀲灩的
塞納河，白雪飄飛的巴黎，巍峨高聳的艾菲爾鐵塔，熱
火朝天的飯店廚房。妙的是這些黑白風景片以外，牆上
還播放法國經典黑白老電影的片斷，把法國的歷史與現
狀、厚重的文化傳統和美妙的感官享受糅合在一起，無
愧於本館的主題 「La Ville Sensuelle」—— 「感性的城
市」。尤其令人驚喜的是，長廊的盡頭，用玻璃罩住保
護的，有法國博物館收藏的幾幅名畫的真跡，包括印象

派大家塞尚、高更、馬奈和偏重農耕題材的米勒等人的
大作。雖然遊客人頭攢動，我沒法長時間駐足觀看，也
已覺得十分滿足。法國館的收尾之作，居然是LV品牌的
展覽，幸好做得比較高雅得體：中間有一根銀色透明的
圓柱，底部是白色怒放的蓮花，上部裝飾着銀色的鈴鐺
和花結；背後牆上的熒屏上，一隻五彩的蝴蝶徐徐展翅
，熠熠生輝。

出了法國館，覺得有些意猶未盡。趕去另外的展館
，外面的雨越發大了。我們又參觀了波蘭、希臘、西班
牙、烏克蘭、冰島、挪威等歐洲館，總體印象是各館以
影像資料為主，實物很少。波蘭館的室內裝飾挺有特色
，進館後兩邊牆壁上放映波蘭一年四季的風景，燈光打
得好，很有味道。還有介紹波蘭歷史的3D短片，為時十
五分鐘，可以領票去專門闢出的小劇場觀看。影片沒有
畫外解說，也沒有字幕，主要靠電腦合成的動畫影像表
意，我大致能猜到一些波蘭的重大歷史事件和人物：二
戰中德國和蘇聯對波蘭的瓜分、天文學家哥白尼、音樂
家蕭邦等。

在西班牙館外排了四十分鐘隊，可是進去轉了最多
十分鐘就出來了。因為他們主打的就是在四壁上放映的
一部影片，包括每年鬥牛節群眾和牛群一起在街頭奔跑
的盛況，音響效果還不錯。不過館內的兩件 「實物」展
品奧妙何在，我就完全摸不着頭腦了。一是放映電影的
大廳內搭起一個舞台，上面側臥着一個身穿黑色長裙的
女子，手執一把黑色摺扇，雙目緊閉，不動也不說話，
難道是為了和動感的影片一靜一動，相互對照？還有就
是出口處的門廳裡有一個高度為六米的嬰兒雕塑，金髮
碧眼，還會轉頭眨眼。可愛是可愛，但不知用意何在，

其中又有什麼典故。
希臘館分成幾個小間，每間放上幾個電視屏幕放映

人們日常生活的片斷，再安置幾張長櫈，讓大家坐着欣
賞。冰島館放映的也是3D的影像，一大間展廳，天花板
、四壁都投射着該國著名的自然和人文景觀，峽灣、冰
川、火山噴發、捕魚、騎馬等。挪威館強調的是他們對
自然可再生能源的利用，所以有冰雪、水等圖像的展出
，館體建築也用木板雕刻，別具風格。

離開歐洲區，我們又去了附近的非洲廣場，除了尼
日利亞、利比亞兩個獨立的展館，我們還去了 「非洲聯
合展館」。非洲聯合展館四邊共有非洲四十三個國家的
展覽，中部是集市，銷售這些國家的特產：首飾、披肩
、樂器等，據說可以討價還價。這個非洲聯合館聽說是
中國出資建造的，不過展品倒還 「真材實料」，有衣物
、傢具、樂器等，我瞧着很有趣味，可惜時間不夠，不
能慢慢品評。

中國國家館每天早上九時二十分以前要預約，我們
當然進不去，各省市聯合館倒可以隨到隨進。花半小時
排隊，進去之後，我們還是哪裡人少去那裡。印象比較
深的一是廣西館，他們在展廳正中燃放的蚊香據說是提
取了香樟木的精華，香味宜人。廣東館非常時尚，有一
條走廊做成動車車廂的式樣，讓遊客一邊走，一邊聽着
介紹看 「車窗外」的風景。山西館有石雕的大門建築，
符合該省的歷史文化底蘊和晉商的大氣。江西館進門就
是綠竹蔽天，溪水青青，還有一些水鳥，讓人耳目一
新。

這一天，除了總共不到一小時坐着休息的時間，我
們一直在走動或是排隊，所以大致站了八小時，扎扎實
實地 「鍛煉」了一天。父親覺得這次世博遊沒有想像中
的那麼累，很為自己的體力和耐力沾沾自喜了一番。對
於世博，我這樣的外行也只能 「看個熱鬧」而已。只是
要是人不那麼多，時間不那麼緊張，可能我會從中獲得
更大的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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